
二战中著名防线之谜——
齐格菲防线与马其诺防线比较
自古以来，一切战争之中无不包含着三项要素——人、矛、盾。为了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必须运用攻击武器（刀矛弓箭到枪炮航弹）和加强防护手段（盾盔甲胄到壕墙筑堡）。矛与盾这一对对立物统一在他们的使用者——人的身上，构成了战斗力，对于人与物、矛与盾之间关系的认识直接影响到确立战争理论、国防建设方针以及制定战略决策、战术原则等一系列生死攸关的重大问题。形形色色的错误理论——“武器决胜”论、“筑成至上”论以至“精神万能”论等等——都是形而上学地把其中某一种因素推崇到至高无上的绝对地位而得出了贻害匪浅的荒谬理论。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号称“铜墙铁壁”的马其诺防线被德军轻而易举地迅速攻陷震惊了全世界；相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另一条著名的防线是齐格菲防线，又名“西部壁垒”，这条防线在德国1938年7月侵犯捷克、1939年进攻波兰、挪威期间就发挥了作用，英法军队对之连续数月重炮轰击，竟然无法前进一步。1940年5月德军以该线为出发基地发动了大规模的西线攻势，1944年9月4日德由法、比撤军时，同盟国军队对该线发动突然进攻又遭失败，被迫转入规则冲击，至当年12月底才攻克第一防御地带，第二防御地带的战斗延续到翌年3月。齐格菲防线表现出它顽强的抵抗力，在战争过程中发挥了预期的作用。重温这段历史，对我们正确看待筑城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是有很大帮助的。

防线对于战争的重要性。关于这两条防线的研究成果甚丰。国外研究有：苏联古比雪夫军事工程学院教材《永备筑城史》（1954年）、史密斯的《马奇诺及齐格菲与第二次世界大战》（1940年）等。国内的研究成果有：杨凯的《关于马其诺防线的几个问题》（世界历史杂志社《动态》编辑部1992年第10期）、黄玉芳的《略述两次大战之间法国的军事建设》（怀化学院学报2006年第25卷第1期）等。

这两条防线在战争发挥的作用大相径庭，而作为作战双方的德法两国也因这两条防线的不同命运而在历史潮流的漩涡里走向了不同的道路。两国的军事思想、战争策略、政治动态以及经济实力对于这两条防线的命运又起到了什么作用？军事历史的经验证明，防御战斗永远不会因为有了防御工事而遭到失利，防御工事总是只会增强战斗力，当然这一切的实现要在在正确的作战方案和指挥得当的情况下。建立起立体防御体系和积极防御的指导方针，才能真正的加强国防从而保卫国家的安全，实现防线应有的作用。本文试图通过对马其诺防线与齐格菲防线的一点浅显研究和分析，总结历史、服务现在，以期对如何正确加强我国国防实力、避免战争可能带来的巨大危害、争取和平的发展环境提供一个历史参考和借鉴。

1． 马其诺与齐格菲防线的建立
由于地缘政治的关系，德法两国历史上就冲突不断，成为冤家宿敌。一战中，法国的边境防御工事为击败德国、赢得战争的最后胜利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尤其是在凡尔登战役中，德法双方投入会战的总兵力多达119个师，德军损失了60万人仍未能攻占凡尔登要塞。由于战争中防御工事的重要性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从中尝到甜头的法国军事统帅们，对“军事防线”的威力深信不疑。为防止具有巨大经济和军事潜力的德国日后卷土重，来时任法国陆军部长的R·马奇诺经多方努力，促成议会于1930年通过了沿法国东北部边境修建绵亘防线的巨额拨款，马其诺防线由此得名。
马其诺防线蜿蜒于法国东北国境上，全长360公里它有三个筑城地域——柏尔福筑城地域、亚尔萨斯、麦次筑城地域和两个筑城地境——莱茵河下游的筑城地境和萨尔筑城地境。它的整个防御系统分地面和地下两部分。地面上有三米后的钢筋混凝土外壳，能承受两颗大型炮弹的同时轰炸；布有铁丝网的前沿开阔地带可以遏制敌方步兵的冲锋；广泛的布雷区和坦克陷阱足以使装甲部队受挫。地下发射工事有近5600个。另外，在危险区域筑有22个大型永久性综合工事群，都由纵横交错的钢筋混凝土坑道连接，坑道里设有可向里撤收的135毫米加农炮塔、火炮和机枪暗堡、士兵宿舍、容纳3个月粮食和弹药的仓库、通风设备、空调及升降系统，甚至还有电影院和现代化医疗设施。防线内设有独立的供水排水、供电设备，装有消除瓦斯和有毒气体的电动装置，每个地面前哨阵地都由地道和主防线街道，每一地道开口处都架设有轻机枪，后备阵地上装备有特大口径的火炮和反坦克武器。马其诺防线庞大复杂，工程浩大。开工以来，数以万计的技术人员和军事工程师昼夜奋战，耗资2000亿法郎，为法国1919-1939年全部国防经费的一半。巨额开支影响了其他军备的发展，特别是装甲部队和空军非常薄弱，消除了法军的机动作战能力。

这条防线在建成之初被称为超现代的防御工程，号称“固若金汤”并不为过。它南起与瑞士北部边境城市巴塞尔相对的法国地界，沿莱茵河左岸朝正北方向延伸，然后在法德两国莱茵河的北部尽头折向西北，一直延伸到法比交界的阿登山区以南的蒂翁维迪。全场约390千米，沿途共构筑各种用途的永备工事5800个。它也是战争史上规模最大的防线，一度成为固定防御体系的象征，与兴登堡防线、齐格弗里德防线、巴列夫防线并列为20世纪世界著名的四大防线。
德国在三十年代重整军备过程中，也没有忽视法国在法德边境的动态。为针对法国的战略意图，德国毫不示弱，于1936-1939年夜采取相应的措施，在德国西部边境，建立起一条防线，德国统帅部称它为“西部壁垒”或“齐格菲阵地”，其他国家习惯上“齐格菲防线”。构筑防线的目的是为了掩护德国西线，并利用它作为向西进攻的出发基地。
防线工程于1936年3月德军重新占领莱茵兰（莱茵河非军事区）之后开始构筑。1938年3月德军兼并奥地利后，加紧施工，至1939年8月基本建成。投入的作业力最多时有德军工程兵部队10万，托特建筑组织劳工约35万，以及青年义务劳动军10万，总计约55万人。共使用水泥800万吨，钢筋120万吨，木材95万吨，耗资35亿马克。建成的防线，从德国靠近荷兰边境的克累沃起，沿着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接壤的边境，至德国-瑞士边界，全长达630千米。防线划分为北、中、南三个防区：北防区自克累沃经亚琛至特里尔：中防区自特里尔经萨尔布吕肯至卡尔斯鲁厄；南防区自卡尔斯鲁厄经奥芬堡至瑞士巴塞尔的当面地域。各个方向上防线的组成，因战役战术重要性和地形障碍程度不同而异。中防区，工程构筑最强，包括保障地带、主要防御地带、第二防御地带和纵深内个别重要地段上的后方防御阵地，最大纵深达75千米；北防区克累沃至格拉德巴赫地段，仅有主要防御地带和后方防御阵地，纵深约35千米。防御工事构筑的特点是数量多、容量小，结构较简单。在整个防线纵深内还构筑有高射炮阵地。但防线内未构筑斜切阵地；缺少能进行环形反坦克防御的支撑点和抵御枢纽部；大量小型工事并不坚固，而且伪装差，极易为自行火炮和直瞄火炮摧毁。全防线共构筑有各类永备筑城工事约14000个，包括钢筋混凝土和装甲机枪工事与火炮工事、高射炮阵地、指挥所、观察所、人员掩蔽部和弹药库等，平均每千米正面上的工事数量达到22个。构筑的障碍物中最具有代表性的是“龙牙”、防坦克壕和铁丝障碍物，地雷障碍物也被大量运用。防线内还构筑有较完善的道路网，便于军队实施机动。1944年盟国军队在诺曼底登陆后，德军在齐格菲防线补充构筑大量的堑壕、交通壕、步兵掩体、炮兵阵地等野战工事。

2． 马其诺防线神话的破灭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希特勒的盟友墨索里尼，对齐格菲防线和马其诺防线的威力作了估量。他认为西方国家（英法）绝对没有能力从陆上进攻德国，至于德国人，他还不相信他们有能力强攻马奇诺防线。意大利总参谋长巴多里奥则认为，德军进攻马其诺防线不会得胜，突破防线要打六个月，损失一百万人。
德波战争爆发后，英、法名义上对德宣战，实际上是宣而不战。英、法联军的110个师面对着德国的23个师，只是“躲在钢筋混凝土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盟国波兰被德国法西斯所灭亡。法国统治者希望希特勒马上攻打苏联，认为德国即使进攻法国，也决不会马上开始，估计还需要四、五年才能做好准备，假如马上打起来，有马其诺防线在，足可抵挡，然后再消停自在地进行战争动员也不为晚。

但是，1940年5月10日4时30分，德军的炮声打破了西线几个月来的平静。5时30分，德军地面部队继空军之后开始了进攻，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北部遭到猛烈轰炸，袭击纵深达400公里。出乎法国军事当局的预料，德军以A集团军群64个师的兵力从卢森堡和比利时南部的阿登山区实施主要突击，并且迅速占领了法国东北部战略要地色当，法国依仗的阿登山区天险不复存在。

在希特勒进攻西欧的战略部署中，德军被编成三个集团军群。希特勒认为，马其诺防线并不值得花更多兵力，他把三个集团军群之中力量最小、只有16个师的C集团军群配置在法国所仰仗的“地障”马其诺防线的对面，钳制防守马其诺防线的法国52个主力师。当时，法军兵力共有103个师，如果加上英、荷、比、卢德军队，实际兵力并不比德军少，只是由于法国政府一贯的绥靖主义政策，一心只想反苏和纵容希特勒侵略，在政治上丧失警惕，军事上缺乏准备，终于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德客法主，法国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有利条件，为什么在43天之内就遭到惨败了呢？法、德两国一直相互抗衡，为争夺欧洲大陆的霸权而进行武力较量。普法战争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法国两次被德军大规模入侵。一战后的巴黎和约，没有确保法国不受德国的威胁，因而，害怕德国东山再起的忧虑在整个20年代中充斥于法国。为了保障自身的安全，法国不仅始终维持着欧洲最强大的军事力量，外交上也力图在欧洲大陆封锁德国。但是，法国军界却拘泥于一战的陈旧经验，茫然无视战后军备发展可能引起的战略、战术变化。法国其实不是未亡于马其诺防线，而是亡于马奇诺“心态”，即对该防线的过分迷恋和依赖。
马其诺防线在战争竟然成为一道摆设，在于法国人的战略思想因循守旧，墨守陈规。战争中的各种因素错综复杂，仅靠一条防线就图谋一劳永逸的安全和安宁，显然是不可靠的。该防线的修筑源于一战的成功经验，而历史的脚步已迈入另一个时代。19世纪末20世纪初，内燃机驱动的汽车、飞机问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汽车和飞机都已派上了用场，还出现了汽车改装成的装甲车，以及内燃机坦克。尽管这些机动装甲武器还很原始，在一战中未起决定性作用，但内燃机问世预示着传统战争的时代将成为过去。对于这一新的变革，法兰西民族英雄夏尔·戴高乐在1934年《未来的军队》一书中提出了组建机械化部队的建议。他认为，随着内燃机车的出现和大量使用，一战中依靠人员数量优势和压倒性的防御火力攻防战略模式，已让位给了依靠机动性极强的进攻性打击力量的新的战略理论。然而，当时的他只是一个校级军事教官，其言论遭到是冷遇和贬斥。直到1939年9月二战全面爆发，法国军事当局目睹了希特勒入侵波兰时机械化部队的闪电战，却依然不理解内燃机将在军事上引起全新的战略和战术的变化，仍企图依靠中部的马其诺防线和北部的阵地密集防守来抗御德国的进攻。由此，法军的溃败、马其诺防线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自是不言而喻了。
马其诺防线没能起到它应有的作用，除了它本身的原因，还也有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原因，具体如下：

政治方面的原因：

法国一直政局不稳，政府像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自1875年至1940年之间，法国换过102届政府。而在同一时期，英国和美国则只更换过20届和14届政府。1938年-1940年执政的达拉第政府的致命弱点是在紧要关头，不敢做出强硬的抵抗决定。希特勒在并吞奥地利后，决意要消灭捷克斯洛伐克，达拉第政府虽然口头上多次声明信守对捷的同盟条约，背后却同英国政府一道，准备把捷克斯洛伐克奉送给希特勒，作为推动德国法西斯向东反苏德的礼物。当纳粹肆意践踏波兰国土时，达拉第政府仍想推行绥靖政策，只是在国内人民的强烈反对下，才被迫对德宣战。即使如此，也远没有下决心攻击，以致坐失良机。英国将军富勒评论说：“世界上最强大的法国陆军，对峙的不过二十个德国师，却躲在钢筋水泥的工事背后静静地坐着，眼看着一个唐·吉诃德式的英勇的盟国被希特勒消灭了。”软弱无力的达拉第政府于1940年3月20日垮台，接替的保罗·雷诺以精力充沛而闻名，但是，他只是联合政府的首脑，无法贯彻他主张战斗的政策，最后竟然被贝当等投降派赶下了台。

军事方面的原因：    
法军首领的思想僵化。法国最高统帅部顽固地坚持打防御战，并坚持防御战所推论出来的“连亘战线”。这种陈旧的战略思想是以法国在一战中的经验为依据的。一战中，法国及其协约国成功地捍卫了自己的国家，打败了入侵者。法军的战略就是坚守连亘战线。虽然德军曾几度突破法军防线，但都未导致灾难性的结局。福煦、霞飞和贝当元帅，以及魏刚将军，都以此为骄傲，并且预言在下一次战争中，情况也必然如此。贝当元帅是由于防御战而成为备受赞扬的英雄人物。1916年他在凡尔登城下挡住了德国人的进攻。一战前，他在军事学院讲授步兵战术时曾向学员们灌输火力的杀伤力很强，这当然是很明显的。但是贝当坚持认为，火力也可以使防御者较进攻者拥有巨大的优势，这一点也是同样明显的吗？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统计数字很难证明这一点。在战争的大部分时间内，法国的步兵都是出于守势的，他们的伤亡率接近德军的两倍。贝当在1938年仍然坚持认为：“迄今为止，仅就地面作战而言，每一项新发明给防御者带来的好处，一般地说，总是多于给进攻者带来的好处。”然而，厚装甲并安装着大炮的坦克、以及俯冲式战斗机和重型轰炸机这些进攻性武器的出现，使固守防御的思想就显得落伍了。不幸的是，贝当的话在法国像福音书一样被人们所信奉。

法军首领没有跳出一战的战术圈子，死抱着阵地战观念不放。而德军从一战中吸取的经验完全不同于法军，他们认为快速行动具有决定性意义，这些行动应由飞机、坦克等新兵器共同配合实施。这样的理念，这德军在二战最初几年所取得的辉煌军事成就，起了重要作用。

消极防御政策。马其诺防线不仅是一种工事、技术手段和战术，而且是法国战略的重要支柱。无论它那经年历久的决策过程，还是对三十年代军备发展的影响，以及对战争计划确立的作用，都无误地表明马其诺防线在军事上的地位举足轻重。法国当局就是以它为基础，确立了三十年代中后期的军事战略，即一般所称的“马其诺防线战略”。这是完全依托于军事工事的守势战略，正是这个战略给法国造成了巨大的恶果。贝当和甘末林等人认为，防御可以赢得时间，改变法国经济和军事上的劣势。这种消极防御的观念在军事上的实践就是修建马其诺防线。在保卫长达几百英里的边界时，明智的防御措施往往是利用防御工事尽可能地同敌人隔离，在军队驻守不动的条件下节省兵力，同时还可以控制敌人可能进犯的路线。如果能够适当地加以利用，马其诺防线在法国的作战计划中本来可能作出巨大的贡献，它应该被看做是一长列互相连接的宝贵的出击口，尤其是可以用来隔断大部分的前线，以便在其后面集中常规后备军或进行大规模的调遣。如果考虑到法国和德国在人口数量方面的悬殊，我们应该承认马其诺防线是一个明智而谨慎的措施。
对于德国的战略没有了解透彻。战争的基本形式是攻击与防御，开始，自日俄战争以来，几乎所有西欧的军事理论家，都以攻击即进攻为主要的致胜手段。法国福煦将军在其所著的《战争原理》一书里就说：任何火器的进步，其最终的结果都只会增强攻势方面的力量。所以在会战中，他认为只有惟一的原则可以遵循，那就是攻击！这种思想具有代表性。希特勒德国所信奉的战争理论更是把攻击视为至宝。1935年德国将军鲁登道夫发表了《总体战》一书，成为本世纪总体战略和闪击战理论的创始人。书中指出，总体战是一种无情的毁灭性战争，实行总体战，要求极度发挥国家全部物资力量和精神力量，也就是使用军事、政治、经济、思想等等的手段和方法。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表明，人民对战争的忍耐是有限度的，战争必须速战速决。他把总体战和闪击战融和在一起，而核心战略思想就是攻击。遗憾的是，法国军事当局对这种新战略毫无认识，它只是片面地吸收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教训，认为以后的战争不过是前一次战争的机械重复，战争的进展无非是动员、展开、建立战略部署等。基本的战争形式是阵地坚守防御，法国元帅贝当总结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宠儿——堡垒阵地与步兵火器两者结合，构成了法军的胜利。今后如将全部国防线建筑堡垒，则敌人在陆上即无法摧毁我们。结果，法军把主要兵力都放在马其诺防线，只有少量兵力集结在法比边境。这种布防情况说明，法国方面重防轻攻。戴高乐将军说：法国“军事领导人老朽不堪，死抱着曾给他们带来光荣但又陈旧过时的观点”。
三．齐格菲防线被打破
每当提到防线突破战，人们总会首先想到法国的马其诺防线。实际上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防线突破战并非人们熟知的马其诺防线，而是1944年9月至1945年2月被盟军攻破的德国齐格菲防线。后者无论从防线本身的工事规模、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数量以及战役结果所带来的战略意义都要远远胜过前者。英法军队对之连续数月重炮轰击，竟然无法前进一步，当时称作“齐格菲之谜”。美军于1944年9月在亚琛方向上对齐格菲防线进行的突破并未成功，经10昼夜战斗，美军总攻才楔入德军防线15公里。1945年2月，当苏军已逼近柏林城下时，美军重新发动攻击，直到3月才突破齐格菲防线，齐格菲防线表现出它顽强的抵抗力，在战斗过程中发挥了预期的作用。其奥妙何在？

其一：德军一贯强调“攻势防御”的原则，这也是齐格菲战术的精神实质。防御体系中部署精锐的机械化师作为反突击预备队。预备队与守备队兵力之比在3:2或2:1。

其二：工事数量多，平均每公里正面32个，为马其诺防线的2倍；采用最新技术，工事设计简单划一，便于快速施工。在防御部署上则是因地而异变化多端，强调充分利用地形，巧妙配置和隐蔽伪装，发射工事多采用内囤外射的形式。

从侵略战争的结果看，德军的失败乃是历史必然，但从军事角度看，德军作战上接二连三的诸多失误乃是其迅速溃败的重要原因。

失误一：工事构造的失衡

齐格菲防线全长630千米，从德国靠近荷兰边境的德累沃起，沿着与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接壤的边境至德国、瑞士边界结束，共分为北、中、南三个防区。其中，中防区最为牢固，最大纵深达到75千米（马其诺防线最大纵深15千米）。防线共构筑有各类永备筑城工事14000个（马其诺防线永备工事5800个），平均每千米正面上的工事数量达到22个（马其诺防线每千米为15个）。防线内部还构筑有较完备的道路网，以便于军队实施机动。看上去齐格菲防线犹如铜墙铁壁，固若金汤，然事实并非如此——如此庞大的防线下，隐藏着许多致命弱点：首先，防线许多地段未构筑斜切阵地，一旦对方机械化装备突入阵地，便可肆无忌惮地横冲直撞，这在日后的实战中即得到了证明。其次，缺少能进行环形反坦克防御的支撑点和抵抗枢纽，对突入战地的坦克缺乏有效抵御手段和能力。再次，防线中大量小型工事并不坚固且伪装极差，极易被炮火识别并摧毁。第四，部分工事在构建的时候设计不尽合理，其隐蔽措施严重束缚了武器威力和机动能力的发挥。

失误二：指挥用人的失当

在一场战斗或是战役中，指挥员作用至关重要。此次战役德军之所以失败，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希特勒用人失当。盟军部队的指挥官中有善于布阵造势的布莱德雷，这位“战术大师”具有高超的指挥艺术和全方位的大局观；有善打大规模进攻战的蒙哥马利，北非战场使他一战成名，此次战役中同样战功显赫，防线突破口的选择和“手榴弹行动”都是由其一手包办；还有善于攻坚的“铁血”将军巴顿，这位美国四星上将在战场上素来战无不胜、攻无不克。盟军指挥官杰出无比。德军的西线总司令是伦德斯泰特。二战期间因多次抵制希特勒作战命令而被解职。伦德斯泰特始终坚持避敌、退让的防守策略，致使德军在战场上始终处于被动局面。

失误三：作战方针的失误

此次战役中，德军作战方针缺乏灵活性和针对性。希特勒在此次防线突破战中命令部下死守原地。前线指挥机关根据他的指示精神，采取了构垒防线、屯兵防守、放弃进攻的被动做法，从而自缚手脚。1940年法军在马其诺防线犯下的错误，4年后的德军在齐格菲防线重蹈覆辙！在齐格菲战役中，对莱茵河上鲁等道夫铁桥的防守集中体现了德军防御的机械、呆板。当时盟军已攻克科隆，在自荷兰涅米根到德国本土科隆之间长达100多英里的区域，形成了首尾呼应的连续战线。此时盟军要想继续向前推进，必须经过鲁登道夫铁桥。德军已经没有能力守住这座桥梁，最好的处理方式就是炸毁它，阻碍盟军的推进步伐，为后续部队的到来赢得时间。但德军指挥官却似乎把更多精力放到了坚守“阵地”上，一直到美第7装甲师开上铁桥时，才恍然大悟，再想炸桥为时已晚，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美军的装甲部队轰鸣着在自己的眼前驶过。

失误四：判断突破地点的失算

突破地点的选择对于进攻一方来说尤为重要。既要便于进攻，又要不被对方察觉，这样一个“平衡点”在战斗前很难找到，因为防御者总是比进攻者更加熟悉地形，防御者不会轻易给进攻者留下可乘之机。但战斗打响后情况就不一样了，动态的战场上总会出现稍纵即逝的战绩，这就要求进攻一方的指挥员具备捕捉战绩的能力以及相当的勇气和魄力，此次战役中盟军将领蒙哥马利恰恰就是这样一名出色的军事指挥官。

1945年2月7日，随着科尔马战斗的胜利，美军第1集团军左翼继续向北部进攻，在鲁尔水坝与德军展开了激烈对抗。无奈之下的德军只好打开水坝造成河水泛滥，美军第9集团军因此被迫推迟进攻2个星期。此时德军集团军司令冯·布拉斯维茨和希特勒都认为盟军不可能穿过一边是洪水、一边是德国森林的沼泽地。但德国人大错特错了，盟军恰恰选择了这个地点作为突破口，2月8日上午10点半，经扩编的英军第30集团军在靠近德国、荷兰边界的马斯河和沃尔河之间仅7英里的战线上发起了进攻，第一轮投入5个师，打了德军一个措手不及。当天晚上防线被撕开了一个缺口，数千名德军被俘。此次偷袭的成功同时宣告了齐格菲防线崩溃的开始。

失误五：空战对峙的失败

飞机在二战中对于战争的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当时高炮技术不成熟，飞机居高临下的优势非常突出，虽然飞机轰炸准确率并不高，但由于参战双方都是大规模军团作战，地面目标面积很大，这使得轰炸能收到很好效果。此次战役中的两次关键性战斗，盟军都是先通过空中轰炸、打乱德军防线作战部署，而后发起正面冲击取胜的。

2月22日，作为“手榴弹行动”的前奏，盟军空军部队开始对德军的交通网和通讯设施进行了大规模的轰炸，以削弱德军物资供给和增援部队的力量。此次空袭中，盟军共出动飞机12000余架次，投入德军阵地的炸弹不计其数，齐格菲防线很多永备工事在空袭中损失大半。另外一次具有决定意义的空袭发生在盟军强渡莱茵河之前。3月20日至22日，英国皇家空军和美第8、第9航空队出动了16000架次战机，对进攻地带及德军远方补给线进行猛烈轰炸，投弹总量几乎达5000吨。正是这两次关键性战斗的失利，加快了德军防线崩溃的进程。

二战期间德军空军实力并不弱，在齐格菲防线战役中之所以没有获取制空权，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接连几次重大战役的失败，已使其元气大伤，尤其阿登战役的失利，使得德军作战飞机的数量屈指可数。其次，在齐格菲防线突破战之前，苏军在东线发起总攻，对柏林构成了严重威胁，希特勒为了救急，从西线抽调大量兵力增援东线作战，其中包括相当数量的战斗机和轰炸机。第三，以戈林为首的空军当局错误地把飞机研制的优先权放在了轰炸机的生产上，虽然其可以为地面部队提供有力的空中支援，但由于自身的防护能力差，使得在与盟军空军空中对峙时常常处于下风，根本无法保证制空权的取得。

结语

从上述两条防线的对比中，我们可以看到，辩证唯物主义战争观认为，人是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进攻和火力是战场上主动活跃的积极因素；防御和筑城则是保障战争（全局）胜利的不可或缺的重要因素。人、矛、盾三者有机结合运用得当，才能夺取战争的最后胜利。“筑城”一词建议改用“军事防御工事”，下同。因为“城”建在地上，防御工事往往在建在地下的应该具有三项属性：战斗性、防御性和时间性。这是它作为“盾”的使命决定的。战斗性——有战争，才有筑城。任何工事都有其一定的战斗保障任务。战斗性表明了筑城的目的，体现出筑城的积极意义。防护性——筑城是通过防护来完成自己战斗保障使命的。只有在敌人兵器作用时，才能表现出筑城的作用来。被动的保护性事筑城区别于其他工程保障手段的标志，因为是筑城的根本属性。时间性——筑城要实现可靠的防护完成自己的战斗保障使命，除依靠配置合理、工事坚固和伪装巧妙以外，还必须强调迅速及时的构筑。时间因素往往成为决定筑城成败的关键。

二战已经是65年前的往事，但战后的世界，战争的硝烟未曾熄灭，武器的杀伤破坏能力显著增大，军队的机动能力空前提高，这对于在未来的战争中用筑城的方式保护自己，提出了新的要求，而且，马奇诺防线和齐格菲防线在战争中的作用也给我们提供了历史的经验和教训：

首先.不能夸大了筑城在战争中的地位作用，以为有了防线便能平安无事，使民众籍以麻痹自慰，使守备队受到依赖防线防护力的消极精神的腐蚀。在军事思想上也全部考虑积极的进攻手段，防御体系中近乎没有反冲击的军队和部署，这样无异于将大量优良的武器和精锐的军队关进了自己设置的囚笼。

其次.在军费预算上作为进攻力量的“矛”是应该放在比“盾”更优先的发展位置上的，否则在过于庞大的国防工程上糜耗国家资财，势必削弱武器装备的发展。

再次.忽视翼侧接合部保障以及外围野战阵地的配合。支撑点的工事和外围野战工事之间的关系犹如骨骼与皮肉。若无积极活跃的野战军依托野战阵地节节顽强阻击，单纯依赖守备队龟缩在防线中固守，结果自然是听任敌军顺利接近这些防线，用近战兵器和高爆炸药迅速摧毁它们。第一次和第二次欧战中，比利时、法国许多著名的要塞和支撑点就是这样迅速陷落的。

最后.要增强防御的立体性，从总体上应着眼于全空间、全方位的防御，变绵亘正面线式防御为正面、翼侧、侧后的圆周防御，变平面防御为能抗击空中攻击的立体防御，变单纯坚守的消极防御为攻防结合的积极防御。具体地说，在兵力部署上，要对空中、地面、前沿、纵深、翼侧、侧后，都能有效地阻击敌人的攻击；在火力配系上，要统一组织各部防空火器，以构成多层次的稠密火网。只有这样才能使整个防御有韧劲和后劲，保持防御的稳定性。

